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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小公主在柱子的阴影下依着窗台，从洞开的窗口眺望

大海。她才十二岁。一头棕色的卷发。这会儿，她的双手叠放

在头与大理石墙之间，双脚缩起，一副孩提的模样，这样就可以

坐在她的凉鞋上。她身着黄色丝衬衣，蹲伏在那儿。因为穿得

不多，微风吹拂出她一对微微隆起的胸脯。她已经是个成年女

人了。在北方，人们会以为她十五岁了，但这儿是在地中海，宫

殿位于非洲沿岸的亚历山大城里。

她个头不高，但脚步轻巧。如果这会儿她一跃站起来，蹲在

一旁的阉人恐怕来不及起身侍候，她可能已经到门口了。这位

小公主就是如此轻盈敏捷。在阴影下角落里的阉人看着她，蛮

以为她没注意他。可她对身边的一切都很清楚。在她棕色的眼

睛看着一艘大帆船驶过灯塔时，她同时感觉到抖缩在角落里的

奴隶的一双潮湿的目光，还有他棕色的脊背与丝罩衫磨蹭发出

的沙沙声。至于他想些什么，她并不关心。他只是个奴隶，一头

动物。他甚至不算个男人。她又闻到了一股柏油味。她推断这

是从几条湿缆绳上散发出来的。昨天曾用这几条缆绳来把她的

小游艇拖上船台。现在它们正挂在她窗台下的拱梁上晒呢。

阉人含泪的目光投在公主身上，像无声的抱怨。他想：她真

白，而她姐姐贝勒奈西的肤色是黄的，她父王的皮肤几乎是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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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然而她不会总这么白。不久，爱情和美酒就会使她泛出红

光。她的鼻翼为什么在翕动？她一定在想怎样才能最轻而易举

地毒死她姐姐。如果她把这事交给我，我会毫不迟延为她办妥

此事。单凭她的声音就足以让人发狂。我父亲杀了她叔祖父，

结果自己也被砍了头。我们都有死的那天。他盯着公主。

她一动也不动地坐在那儿，弯曲胳膊撑着长着卷发的头，远

望大海。等看见父王的船帆时她就自由了。可父王可能早就在

罗马或是在海上被人杀了。明天，没准会有条三角帆船载着一

个身穿短皮上衣，手执短剑，相貌精明，表情严厉的罗马人开进

港来。他会废除她恶魔般的姐姐，并以父王的名义让她自由。

她想，所有的好运和灾难都是罗马带来的。为什么说是从

罗马呢？难道每年春天一半的收成不是都装上开往意大利港口

的大船吗？从外面运来的最精致的布匹，光彩夺目装着狄俄尼

索斯秘密的紫水晶，金黄色的琥珀，还有麝香和熏香，一到就被

高价买下，搬上岸。可最终还是用大船送往罗马。罗马人为此

又付出了什么呢？每隔几年，她父亲就得从地窖里拿出大块大

块的金条，搬上船穿过大海运往罗马。他们从我们这儿买得越

多，我们付给他们的钱也越多。这又是为什么？

她父亲此次去意大利又有两年了。在庞培的乡村别墅里他

与罗马人不停地讨价还价，争论需要付多少钱才能保住他的皇

冠。他们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这些罗马人总是索取别人的东

西，总是威胁别人？这位“伟大的”庞培在硬币上看上去就像平

民百姓。人们说另一位叫凯撒的要好看些，可到现在他的头像

还没有被印在硬币上。他们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变成了生意人或

勇士，而我们这些亚历山大的后裔，有着三百年王者的血脉，是

神的传人，是神在大地上的代表，难道得去罗马乞求他们的恩赐

才能让我们继续住在我们的宫殿里吗？看，又一艘装满粮食的

船驶出了港口，他们还是不会付钱的。



第 3 页

忽然，小公主明白了其中的原由。她想起了父亲虚胖的脸

和他在京城里不得体的行为。他总是和乐师们一起在大街上吹

笛子，还要他的奴隶们随着他的笛声跳舞。整座城里有哪个孩

子不把奥利提斯国王陛下叫做吹笛手？哪个显贵没有看过这位

醉醺醺的国王蹒蹒跚跚地从街上走过？多少女人在他乱摸她们

的胸脯时抓破他的手。因此，毫不奇怪有一天，人们突然废黜了

他，并立贝勒奈西为女王。贝勒奈西是国王的长女，是他跟一个

黑奴生的。他自己本身也是个杂种。

毒死她！公主这样想。就像另一个托勒密毒死她的母亲，

就像第四位托勒密绞死她的哥哥和姐姐。每次她的老师谈及她

家族的某个人突然死去，历史上便记载着有个阴谋发生。她懂

得这情况，因为她别有消息来源。

她想：有个玩杂耍的当父亲、国王；一个母亲消失了，没人知

道她是谁；一个婊子当姐姐、女王！当国王身着紫袍，头戴王冠

驾车到神庙时，奴隶和百姓们还会相信这位国王就是人类和众

神之父卜塔选出的阿蒙神的化身吗？他常喝得烂醉街头，还威

胁要杀了誉满世界的哲人德米特里，文人墨客们还会在他们的

文章中赞美他吗？

德米特里过来了。他低下英俊的头，深深地鞠了一躬，几乎

弯到了地上。全城属他的希腊语讲得最好。他对神、对自然了

解得真多。当他用柔和的声音给学生讲课时，这位犹太哲人几

乎让这个公主怀疑智慧真的不如皇冠珍贵吗？但接着她暗自一

笑，她不信他的。

但人还得学习。她得学会所有希腊人知道的东西。这样，

有一天她就能对付那些只懂打仗，而其他一窍不通的罗马人了。

今天进宫的三位学者会再次告诉她，一切智慧和美都来源于雅

典。她对知识的渴求孜孜不倦。她比她父亲所学的多，也比她

姐姐和三个弟妹多得多。现在，整个穆塞恩都知道一个世纪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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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宫里又出了位想了解一切的公主。她能立即领会并记住

宏伟的皇宫里绘画和陈设的意思：机械图解、造船设计、人体及

骨架还有硬币。从大量的硬币上她学会了看相。她还掌握了半

打地中海地区的语言。她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站在巨幅地图前，

伸出她坚定的、从不颤抖的手，用指甲从尼罗河三角洲向西划出

一条线（她常这么做，做时双唇紧闭），这条线穿过叙利亚、卡帕

多西亚、庇鲁斯，直至布林迪西，然后又斜着划过意大利，并迅速

南下直奔老家，好似要吞并整个地中海东部，好像所有海岸线都

应归属埃及。可是她的指甲从没把罗马圈入。

埃及对她来说仅一名称而已。她和她的前辈一样对尼罗河

上游这个国家知之甚少。这儿的信仰不是她的信仰，这儿的神

明也不是她的神明。尼罗河是条陌生的河，在宽阔的摩里斯湖

那头，从环礁这儿也看不到尼罗河，因为亚历山大位于希腊海边

而不像孟斐斯在尼罗河畔。她梦中的语言、她的感受、她的所学

以及她对所学东西的理解、她的祖先、亚历山大的建筑、港口上

百种语言和民族的喧闹声 所有这些都具有一种希腊的色

彩。她轻盈地跑过皇宫的大厅，嘀嗒的脚步声在回响，托勒密们

的半身雕像俯视着她。的 但确这些雕像已不再有典型的鼻子，

他们的外形还是雅典式的，像亚历山大，身型矫健。从前有一

天，亚历山大登上这片荒漠，环顾四周，于是决定把它建成世界

之都。如今它还是世界之都吗？

晚上，公主爬上皇宫的房顶。在那儿几乎可以和在灯塔上

看得一样远。可以看到塞浦路斯、希腊，甚至罗马。这会儿，船

只正静静地停泊在海 纸莎、草纸和玻璃港，想着它们的货物

器皿。想着它们将越过蓝色的海洋，在下一个港口，粗大的手会

抓住它们的缆绳，在熙熙攘攘的码头上卸货。想着它们可怕的

未来，等着摧毁它们的风暴。它们是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

的使者，是运载商品、军队、权势的工具。它们总是驶向危险，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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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如果它们总躺在港湾里不动，最终一定是腐烂消亡。

公主在房顶上目送着这些舰船的浪迹，但她心里想的和船

儿想的可不是一回事。她敏锐的洞察力告诉她：有一天，我要乘

上这样的一艘快船到叙利亚和卡帕多基亚的海岸。后面要跟上

六百艘三层桨的战船，开往以弗所、科林斯和雅典！这个巨大的

海湾里的所有岛屿都将是我的！到那时，被关起来的将是贝勒

奈西。我将戴上阿芙罗狄特和伊西斯的皇冠，我的戒指上会刻

着：克娄巴特拉七世 埃及女王。到那时，这世上就只有我和罗

马了。那时我们就会看到埃及的玉米还会不会再运给那些意大

利人。就算会运去，他们是不是还会像过去一样不付钱给亚历

山大，反而从我们这儿把金子拿走？黄金和贡品到时会源源不

断地从罗马内地运到这富足的世界之都来！

晚上，这种对东方未来的憧憬随夕阳沉下西边的大海。

时而从哲学家、时而从船长和阉人那儿听到的罗马是黑暗

而又混乱的。她所听到的关于她父亲过去的生活，正像现在的

罗马共和国一样，正处在分崩离析的时候。

她知道自己有生以来头十载身边所发生的一切。她出生前

十三年，一个托勒密将埃及拱手送给罗马人，可罗马元老院却不

愿接受这一馈赠。那些有可能被派来统治这个最富有的国家的

人真是嫉妒死了。尼罗河三角洲上的一个软弱的王国不比一个

强有力的罗马总督更少危险吗？元老院希望把埃及和塞浦路斯

传给先王的 想必他们会是放荡不羁，花天酒地的昏两个私生子

君。从他们那里压榨得越多，他们就会越软弱。罗马的三四个

当权者暗地里都在等待着有一天，自己大权在握时可以将这个

神奇的国度占为己有。对这件事，罗马人更喜欢的是神话，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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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严肃认真的报告。

每隔几年，罗马的贵族们就会把这个吹笛子的国王弄来，然

后像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似地再把他放了，让他回去从传说中的

托勒密取之不尽的宝库里把更多的黄金拿来。他们让他不断地

拿钱来，最后作为回报，罗马人和罗马元老院才承认他为埃及的

国王。

年（罗马的年份是从罗马建公元前 成时算起的），凯撒当

上了执政官。但他的权势还远不足以阻止另一个当权者，他的

对手和敌人克洛狄乌斯因不满于收到的贿赂而废除塞浦路斯

王。塞浦路斯王是埃及国王的弟弟和封臣。他的财产被没收，

塞浦路斯也变成了罗马的一个省。可这位吹笛手国王的反应好

像塞浦路斯对他来说一钱不值似的。他甚至想从国内榨取巨额

钱财去讨好罗马凯撒的党派，好让他们不至侵犯他的私人财富。

亚历山大因此爆发了叛乱。现在王宫和京城里的达官贵

人、教士和贵族、土地所有者和宫廷官吏都发现，要让京城里不

安分守己、不效忠国王和迫切想改变现状的人们相信他们的国

王为人所不齿是很容易的。于是国王逃到了罗马。国王的长女

贝勒奈西被她的追随者推为女王。国王的弟弟塞浦路斯王服毒

而死。

十岁的克娄巴特拉听到这消息后非常震惊。在她家族的历

史上有许多沾满血迹的篇章。在二百五十年的时间里，有十三

位托勒密先后继位，他们都受到妻子或孩子们的控制和迫害。

这情形就跟他们尼罗河上的祖先法老们一样。她看到毒药和匕

首怎样给她的先辈们的生活带来浩劫，哥哥杀妹妹，王子杀父

王，王后杀国王。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争权夺利，为了更刺激

的生活。常常只因为某人不先发制人，自身便有被打翻在地的

危险。但从来没人亲手自残。可是如今，这个正陷入耻辱的家

族中有一位已逝去的继承人这一次为家族争回了荣誉。这个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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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的王朝里出了个继位的希腊男儿，传说中赞扬他，当他举杯饮

下毒液时，岛国的国王吟唱着他的诗。小公主深受感动。如果

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已懂得鄙视她那个跑到罗马去为王位讨价

还价的父亲，那么她现在一定会对她的叔叔肃然起敬。正如穆

塞恩的哲学家教导她的：即便是今天，仍还有比皇冠和黄金更高

贵的东西。年仅十岁的克娄巴特拉意识到，国王的荣誉比他的

权力更重要，束缚她父亲的枷锁是不值得的，毒药是一种快速的

解脱，这深深地烙在了她幼小的心里，永远无法磨灭。

她充满活力，一定要冲破她姐姐对她的禁锢。贝勒奈西感

到幸福吗？跟她同床的第一任丈夫是她的远房表兄。挑选他便

可称他为王，并可以和她生孩子。此人过于堕落，不久便被宫里

的大臣们弄死了。他们硬配给她的第二任丈夫稍好些，但这位

享有盛名的波斯王子有可能是个冒险家吗？这些波斯人究竟是

干什么的？他们总是穿着紧身裤到处跑，他们精于骑术，但根本

不了解希腊精神，不了解希腊生活的优雅玄妙。他自由吗？是

否不受宫里太监的控制呢？他是爱他的妻子，还是看不起他妻

子？他们有哪一天不在担心罗马？苛刻而又傲慢的罗马在北面

看不见的地方，随时都可能来这里烧杀抢掠，毁灭一切。

她的父亲正朝着耻辱的方向走去。既然不可能违背罗马的

意志，那么就得与罗马人达成谅解。这道理小公主明白，亚历山

大人明白，女王夫妻也明白。正因为这样，他们派了一百个出身

高贵的埃及人去追那位被废黜的国王，他们还将努力说服罗马

人与他们结成联盟。可是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了，这些使

者却杳无音讯。这位孤单的公主倒可算是亚历山大城内唯一希

望这些使者碰壁的人。因为只有令她瞧不起的父亲在罗马占上

风，她才有可能戴上皇冠。

冬去春来，当第一批船驶过法罗斯岛灯塔进入亚历山大时，

她和全城的人都得到了一个消息 奥利提斯把这些使者全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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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了。性急的公主当然还有自己的耳目，因此她还得知许多别

人不知道的东西。她得知父亲答应，如果罗马人让他恢复王权，

他就付给他们六千塔兰特。她还知道现在罗马由于波斯战争的

失利而耗尽了财力。还有，凯撒与克拉苏，克拉苏与庞培正在勾

心斗角都想独占埃及以及托勒密的财宝，这样才能战胜自己的

对手。所有这一切都得靠她父亲能以同盟者的身分，而不是臣

服者的身分离开罗马回去付这笔钱。

海外早有传闻，如今得以证实，罗马的争斗到最后几乎酿成

一场政治危机。凯撒从高卢返回罗马，并根据他的《朱利安法》

宣布吹笛手为“罗马人民的同盟和朋友”。同时，诡计多端的罗

马统治者们又让这位新盟友欠上罗马放高利贷者数百万债务，

这是一笔永远还不清的债，到头来他还得在他们的面前俯首听

命。

早有一群不满现状，要求革命的人聚集在被冷落的小公主

周围。奥利提斯已密令他们拥戴小克娄巴特拉。正当狡猾而又

懦弱的托勒密在罗马乞讨他的王冠时，在亚历山大宫廷里默不

作声的克娄巴特拉也正筹划着如何尽量利用罗马人的力量使自

己执掌大权。

终于有一天他们来了。一位债台高筑，无法支付其士兵军

饷的罗马驻叙利亚将军来取一万两千塔兰特，这正是罗马人要

吹笛手出钱来买王位的数目。罗马将军率领着几千人马穿过沙

漠，从加沙到三角洲东面的培琉喜阿姆，他们顺着尼罗河道，沿

着三百年前亚历山大走过的路，也是几千年前波斯人、希伯来人

和亚述人的指挥官走过的路前进。

自由终于快来临了，尽管是讨厌的罗马人带来的。克娄巴

特拉此时心潮澎湃。她时而避开她掌权的姐姐，时而在新的党

派中抛头露面，争取权力。现在亚历山大人能听见外国骑兵逼

近该城的战斗传来的声音，听到他们如雷鸣般的撞门声 然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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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门被撞开，看到四下逃散的人们要么躲藏起来，要么投降。克

娄巴特拉又看见她父亲那张饱经风霜的脸在外国军队的护送下

回到了自己的皇宫，收回了自己的王权。她还看到年轻国王不

成人样的尸体，看着祭司和贵族归顺，看着总是好奇心十足的亚

历山大人毫无自卫能力的样子。过去他们曾把这个国王赶下

台，现在又马上立誓效忠于他。最后，父王判她所憎恨的姐姐有

罪，她看着她姐姐人头落地，这也是她今后掌权的先决条件！现

在在她和权力之间除了一个老迈无能的，她得称之为父亲的罪

人外没有任何障碍了。她姐姐死的那天是一个无声的胜利。

当年轻的公主面对面地看到罗马士兵时，她那颗傲物之心

更加气势高涨了。这些就是罗马人吗？这就是罗马军队吗？这

些人都有一副日耳曼式野蛮的脸，一头金发，跟她说不同的语

言。还有长相粗野，个头不大眼睛大的犹太人，低眉毛的拜占庭

人。看来这支罗马军队在非洲已精疲力尽了。她原本不信罗马

人，如今看见的又是最糟的，而不是最好的罗马人，这使她原先

对罗马人的畏惧心理开始减弱。

与此同时，她也有惊奇之感。一位攻取培琉喜阿姆并在攻

打京城时打头阵的骑兵队长在皇宫里与她父王共享盛宴。他受

到了跟将军一样的款待，而且他在各方面似乎都比将军更出色。

如果他是罗马人，他可真是条汉子！他短袖束腰外衣的腰带扎

得很低，他的长剑还佩在腰间。他半坐半靠地坐在桌旁。他的

头像赫拉克勒斯，鹰勾鼻，留短胡。公主默默看着他，对罗马人

的偏见有所改变。

骑兵队长没有注意到这个漂亮而又紧张的女孩。在这庄重

的皇家宴会上，十四岁的克娄巴特拉和二十七岁的他第一次相

见。以后，山河目睹了多少战火，英雄经历了多少曲折，十三年

他们俩才再后 次相遇。如果现在他俩互相看上一眼，说上一

句也许就不会有第二次见面的机会了。如果现在在这短暂的



第 10 页

停留期间，春风把他俩带得更近些，也许那个夏天她想开花结果

的愿望就不会使他们再次相聚。他们坐在桌前，一个是阿芙洛

狄特像娥眉月一样亮丽，一个是快乐的赫拉克勒斯年轻英俊。

两人现在都还远不具备将来有一天他们要模仿并代表的美神和

大力神的成熟神力。一个是温柔的希腊处女，一个是罗马军官：

克娄巴特拉和安东尼。

三年后她当上了女王。

克娄巴特拉是在埃及处于衰败时期登上王位的。“皇家吹

笛手”在他最后在位的几年过着游移动荡的生活。罗马的一个

财政大臣实际上扣押了他的所有财产。当国王不得不将他赶走

时，罗马便决定该是将埃及这片土地占为己有的时候了，就像吞

并地中海沿岸大部分地区一样。就在它即将变成罗马的一个省

时，那年，克拉苏在波斯战场上全军覆没。正因为此，埃及才免

但当这位名声不佳的国遭征服 王驾崩时，埃及已是摇摇欲坠

了。

在一次庄严的祈祷时，他委托罗马人作他遗嘱的执行人。

因为要把十七岁的克娄巴特拉和十岁的托勒密一同立为埃及统

治者， 夫妻，他很按古埃及法老的习惯规定，此兄妹二人应结为

清楚王宫里的情况：阴谋将会围绕在另两个年纪更小的孩子周

围 十三岁的阿尔西诺伊和另一个小托勒密。这四个人中谁

个会压制、流放或是谋杀其他 呢？又会是哪个帮派会为这种

行径扫平道路呢？这个希腊埃及人就像求神一样乞求罗马元老

院来维持和平与秩序。即使在坟墓里，他也要向罗马求助

罗马，命运的支配者；罗马 迟早要征服埃及或是将世界的霸

权拱手交给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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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娄巴特拉没有和她弟弟完婚。没人知道她十七到二十一

岁间都做了什么，这是她生活史中唯一留下来的一段空白。但

这几年里的确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至少是她被赶下了台。因

为被赶下台，她隐退了一阵，而隐退只是为了夺回她的王冠。从

一道由一位古代作家为我们保留下来的指令中我们能了解一些

她作为君王的感觉。

她刚就位时，有个罗马驻叙利亚的总督派他儿子来亚历山

大把当时随安东尼来此作为守备部队的人带回去。然而，原本

纪律严明的军队，现在却成了一帮以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为主

的士气低落的散兵游勇。他们只想和他们的埃及妻子呆在一起

而不愿赴另一场波斯战争去送死。他们非但没有回去，还杀了

当官的，把他的卫兵赶了回去。女王的反应如何呢？看到罗马

人傲慢的发号施令被这些一半属于她的臣民所挫败难道她不会

因自尊心得到满足而高兴吗？克娄巴特拉不是那种受感情支配

的君王。她下令把这些人抓了起来，戴上镣铐押送到叙利亚的

罗马总督那儿，正是他的儿子被这些人给杀了。

然而这位罗马大人也非感情用事之辈。他没有向这些杀了

他儿子的人进行残酷报复，反而把他们送了回去并捎话给这位

埃及女王：只有罗马长老和罗马官员才有权逮捕罗马人！她会

有什么感受！这对克娄巴特拉可是个深刻的教训，她会从中吸

取什么呢？

时隔不久，又有艘罗马船驶进亚历山大。格内 庞培奥奥斯

斯受其父庞培之命前来收编这支军队。这回这些粗野的散兵游

勇准备出发了。这回他们将在当代最了不起的将军麾下与凯撒

本人交战！在这场为权力而进行的决战中，你得赶快站在庞培

一边。克娄巴特拉得知此事后，不仅放了这支部队，而且还给了

这些罗马人五十条船作交通工具。的确，庞培派来当信使的儿

子要比安东尼年轻，而且优雅得多。如果他父亲打赢了，她可是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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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她的老朋友帮了忙了。

至于庞培的对手 凯撒，“吹笛手”过去只含糊其辞地说

过。关于凯撒远度重洋的那些故事比任何庞培的故事都有趣。

可是克娄巴特拉从没看过硬币上有凯撒的头像，而另一位则给

她寄来了他自己最好的肖像，一个青春依旧的庞培。如果这不

是精明的计算，就是天赐的良机。因为在一开始，作为这场角逐

的旁观者，她还以为这两位将军只是两个年迈的老人。

对宫里其他人来说，这个年轻罗马人此次奇怪的使命倒是

个诽谤克娄巴特拉的好借口。她与罗马人相勾结，还把埃及的

船队拱手送给他们！一个年轻英俊的罗马军官的一双健美大腿

就足以使她着迷，这种君王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呢？这个年轻

女人的小集团权力太大，智慧超群，而且十分独立。但是与她一

同执政的小男孩却会受人摆布，他十二岁，可是不够聪明。有什

么会比告诉他他姐姐看不起他更容易的呢？不是她坚决拒绝与

他成婚吗？不是她锁上闺房让她这个生气的小丈夫在外面干等

吗？宫里人对这些了如指掌。他的三 一个宦个良师益友

官，一个太师和一个将军很快就成功地煽动起朝廷、军队、贵族

和百姓造这个把国家出卖给罗马人的女王的反。

究竟事出何因，谁也说不上来，但有一天，二十岁的克娄巴

特拉不得不逃离都城。她该去罗马吗？罗马人民和罗马长老们

曾受托执行埃及先王的遗嘱，让她联合执政的。年轻的克娄巴

特拉在利益受到威胁时不被情感左右，可当她觉得自己被侮辱

时，她是不考虑利益的。去乞求罗马人庇护她回家，就像他们领

她父亲回去那样（这正是她瞧不起父亲的原因），倒不如像他的

哥哥那样服毒自尽，要是情况已经到了山穷水尽，万念俱灰的时

候！

克娄巴特拉领着一小队人马逃到红海，和阿拉伯人还有其

他一些部落的人呆在一起。她研究过他们的语言、情感和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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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儿，她经过自己的努力招募了一支军队。她决心与她弟弟

及其鼓动者的军队抗衡。她了解她弟弟军队的弱点吗？她知道

埃及京城最高长官阿基拉斯将军是个优柔寡断的人。这样，新

一代亚马孙的女战士率领着自己的军队，兵分两路向培琉喜阿

姆进发，一路走山路，一路走沙漠。阿基拉斯在西面迎战。于

是，在埃及的东部边陲，一场为争夺世界上最古老帝国王冠的战

争即将爆发。

然而，此刻世人的目光并没有投向尼罗河。他们都盯着希

腊，因为几星期前，两支大得多的军队在此交锋。像她一样，有

备而战，只不过是为更辉煌的战利品。在那儿，不是亚马逊和她

的乌合之众，而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两个将军，而且他们争夺的

是整个世界，因为还不存在第三力量，至少当时还看不到。当托

勒密姐弟带着各自的部队在三角洲相互窥探对方时，凯撒已在

法萨卢斯彻底打败了庞培。败局确实无误，消息传遍了地中海

沿岸，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因为就在昨天，人们还认为庞培是不

可战胜的。消息传到尼罗河，这对同室操戈的敌人也吃惊不已。

他们等待着。接踵而至的是更令人震惊的消息。曾几何时可以

任免埃及国王的这位了不起的罗马人，如今却成了亡命之徒，带

着两千曾经是辉煌大军的残兵败将朝亚历山大来了。他是向

“吹笛手”的儿子寻求避难和帮助来了！在那场决定性的战役之

后一个月，庞培来到了培琉喜阿姆。

他本打算上岸的，可在神和人的联席军事会议上作出了相

反的决定。那个宦官伯狄诺斯，反对克娄巴特拉的政府真正掌

权人，立刻决定要杀掉这个吃了败仗的罗马人。这样便可讨好

凯撒这位世界新霸主，也不必袖手旁观看着两支外国军队在埃

及的土地上大打出手。当庞培靠近海岸时，这个埃及将军乘坐

一艘快艇前往相迎，艇上藏着雇来的杀手。据说那儿的海水很

浅，战舰无法开近海岸。庞培的妻子科涅利亚有种不祥的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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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告诫其夫。但庞培看见岸上全是罗马士兵便上了船。因为船

小，浪高，而他又是六十岁的人了，所以登船时有些困难。下船

时，他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他妻子在战舰的甲板上目睹了这

一击，也目睹了他的头颅被砍下，她大声尖叫着逃走了。庞培的

头和戒指留了下来，尸体被抛进大海。

三天后，庞培的敌人，新征服者凯撒大驾光临亚历山大。他

即刻派使者，要求相互敌对的这对皇家姐弟撤回到各自的阵营，

他要恢复埃及的秩序。

秩序？克娄巴特拉在她的帐中思索。她躺在仅有的几张垫

子上。未经修饰的垫子胡乱地放在地上，这些垫子甚至都谈不

上柔软。她有个习惯就是当她要作出决定时，总爱长时间一动

不动地俯卧着，并用手将头和胸撑起，好让自己可以自如地呼

吸，自由地思考。这只是个临时帐篷。几周来，她缺兵寡将的军

队不得不跟着她弟弟的军队移动，而且总在沙漠的边缘。但军

旅生涯使她的巾帼英雄之气更加坚强。

在那炎热且危机四伏的日子里，是否有个情人在夜里溜进

她的帐篷，我们不得而知。古时的作家，历史学家，他们几乎全

站在她的对立面，自然也对她没什么好感，但直到此时还不曾有

过任何一次有关她的风流韵事的记载。可现在他们无法对她保

持公正了。一方面由于她处境孤单，由于天气、冒险生涯和她的

成熟，另一方面由于她的嘴，这一切都无法让人相信这位二十一

岁的阿芙罗狄特仍是个处女。但克娄巴特拉生性的一面是个斗

士，青年时期她抛开了一切情欲。她会迅速抓住她血肉之躯所

渴望的，但最终会把它抛弃。她的心和头脑是冷静的。

她躺在帐中，思量着整个局势：几天前她的密探向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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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罗马人采取的最先行动就是围攻她的国都；她的联合执政

者，也就是她的弟弟兼丈夫，就躺在离她几千步远的山上防卫森

严的营盘里，有充足的水和富饶的土地作后盾，而且兵强马壮。

她自己周围则是几千野蛮人，他们现在用刀箭保护她，但只要有

人出更高的价，他们就会马上杀了这个逃亡中的女王，或把她交

给对手。她弟弟会服从凯撒的召唤，因为谋士们哪个敢跟这位

没有敌手的最伟大的将军作对！这罗马人统治着整个世界，他

掌握着大批雇佣兵，其中一半是罗马士兵。她弟弟会急急忙忙

地赶回京都，像他父亲一样向凯撒称臣，向凯撒进贡。而他的部

队会在凯撒的指挥下突袭并活捉这不肯合作的女王。

如果容易激动的亚历山大人起来反抗这个外国人，情况会

怎样？据说凯撒只带了三十四条船来，这就是说，他的兵不会超

过四千。而我弟弟有两万人！如果有人能把这个罗马人控制住

一段时间，就可以拖延罗马占领下的叙利亚对他进行增援。国

王留下守城的这帮无赖！要是他们能不让罗马人上岸该多好。

但报告说他已经登陆了 凯撒头戴金盔带着真正罗马人的傲

气，后面跟着手擎战斧的随从，浩浩荡荡地开进京城，穿过大街。

伴随着刺耳的音乐，他们个个表情镇定。接着便发生了骚乱。

克娄巴特拉想：骚乱是怎么开始的？她记起很久以前在亚

历山大她曾看到一个罗马移民吹口哨，另有两三个也口出不逊，

接着就会有二三十人围起这些外来的入侵者，其中一个傲慢的

罗马人就会被杀了。当然，罗马人便开始放箭，而暴民们则以石

还击。骚乱愈演愈烈，了不起的罗马人怀着感激之情退到了王

宫。一旦到达那边就不难用正规军来镇压这些平民百姓，同时

是安抚百姓 我们带给你们和平！我们是伟大埃及的盟

友！ 啊！她对一个征服者会采取的出其不意、攻城略地的

种种诡计完全清楚！无论如何，进城三天就让自己蒙辱对这位

伟人来说总是件令人恼火的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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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现在她在皇宫独领朝纲，她又能保住埃及多长时间呢？

即使她能杀了凯撒，并把他的舰队赶走，难道罗马不会倾巢出动

把她祖先留下的国家降为罗马的一个省吗？实际上罗马长老院

已有两次决定要这么做了。

她的思绪似乎要继续牵着她往前走。她想象又有个信使来

报。他走进她的帐篷，她跳了起来，迫不及待地想从他不情愿的

嘴里得到消息：小国王已经被招安了。他带着他的将军、宦官还

可怜的三头政治，卑躬屈膝地有太师 投靠侵略者。而侵略

者此时则扮演主人的角色，殷勤地邀请他们住进本属于他们的

皇宫，因为目前凯撒还没征用这些房子。秩序！这位大人物总

在强调秩序！先王的遗嘱必须执行；军队当然该遣散。另外他

还得提醒他们，他们先王所欠下的债务必须准备现金付给罗马

独裁官。这一切都办妥后，两国人民便可享有和平了，因为谁也

没想干涉埃及的自由。

“杀死他！毒死他！”逃难中的女王这么想。她驱走想象中

的信使，然后开始在她狭小的帐篷里来回踱步。她背着手，她的

头随着思绪一会儿低垂，一会儿高昂。就没办法了吗？噢，要是

现在听命于那帮无赖的两万人在她手上就好了！那个罪人伯狄

诺斯怎么样？他不是杀了庞培吗？那么他为什么不会把凯撒也

杀了呢？他给凯撒深深鞠躬无非是为了掩藏起自己狡诈的目

光。他们一定是在一起密谋对付凯撒。这是第一场战斗。过几

星期，阿基拉斯便可轻而易举地控制局面。罗马人数量毕竟太

少，你可以切断他们的水源。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她自己就输了。那时，所有的亚历山大

人都会起来支持自己英勇的征服者，把这个鼠辈女王从她的藏

身之地揪出来，那一切都完了。她晓得只有一种解救的办法，那

就是站在罗马人一边！这个罗马人是谁？这位凯撒又是什么人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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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走出帐篷，似乎想要点光明和空气。可外头忽然暗了下

来，而且秋天吹过海面的西北风冷嗖嗖的。她在发抖，她对这风

几乎有点发怵。卫兵们围躺在他们主子帐篷前的篝火周围休

息，活像看家狗。她心里想：这几个月，他们过的可真是狗一样

的日子。三角洲的西面就是她的王宫，此刻，北边来的蛮族正在

她着色精美、柔软光洁的床上打滚。可是身为女王的她，这时凉

鞋里尽是荒漠的沙子。她还知道，那边火堆旁可能躺着一个杀

手，为得到几两金子就会拿刀捅进她的喉咙。她看不见法罗斯

岛上的灯塔。棕榈和沙丘挡住了她的视线。京都自然也太遥远

了。她哆嗦着，回到帐篷里。她趴在垫子上，左手撑着头，脚像

孩子一样翘起，心里想着明天该怎么办。

如果她按罗马人的要求，带着她的军队回京都的话，她的形

象会多么可悲！如果把她神话般的红海之师摆在高墙箭弩面

前，好挑剔的亚历山大人会编出多少打油诗来。罗马人会大笑

不已。凯撒呢？据说他只会微笑。

她的思绪又集中到了那个陌生人身上。几个月前，他还被

视为不过是个冒险家而已，如今似乎已成为世界的主宰。在他

面前，埃及在颤抖，尽管她还没见过他。从她父亲在没醉时所说

的，以及从她密探的报告中，她早已在脑子里形成了他的形象。

但还少一样关键的东西 他的肖像。哪怕是印在一枚希腊银

币上也能给她女性的本能提供依据。她整晚的苦思冥想都是关

于这个男人的层次，他的外形，他的禀性和他的令人神往的能

力。如果她想活命，这些都是她该了解并加以利用的。

但是，关于凯撒的朋友、女人、传奇、宗派、诬陷等的报道都

是相互矛盾的。他是位了不起的女性鉴赏家，但年已五十多了；

他结过三四次婚，但还没有儿子；他总是小心掩饰自己的爱情故

事，但又是第一个为妻子的死公开致悼词的罗马人；他是个完全

的男人，但有一个旧丑闻不断出现在新打油诗里，大意是说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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